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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凯蒂山谷温泉
新西兰，罗托鲁瓦
早夏的雨多情
陪伴我们六人
来到怀凯蒂山谷温泉

两人撑开雨伞
四人穿上雨衣
沿着山路
我们先去高处探索

彳亍在窄桥上
眼前，群山皆秀丽
脚下的山谷
顽石挡不住溪流
氤氲袅袅上升
朦胧之中
疑似人间仙境

小雨还在飘
换上泳装
置身于温泉池水中
缕缕轻烟
正在水面浮荡
及时送来一身温暖

胡卡瀑布
水源自陶波湖
穿越苍翠葱郁的森林
流经坚硬的火山岩溪谷
终于汇成激流
冲入胡卡瀑布

瀑布的步行桥上
观赏前方流水的落差
宛如千军万马
咆哮着，奔腾而来
让人错觉
大水是从天上来

激流翻白

水声澎湃
怎不令人震撼
周遭气势恢宏的景观
同样令人流连忘返

威灵顿到皮克顿
启航
渡轮缓缓驶出威灵顿
取道库克海峡
开往皮克顿码头

再见了，新西兰北岛
我和众多乘客
佇立在船尾的甲板上
凝视渡轮
拖着两条长长的白纱
还有那渐离渐远的重山

我 也 在 渡 轮 两 侧 的 走 道
穿行
追捕连绵不绝的海岸
奇异的峭𤩹悬崖
起伏的峰峦
偶然出现的村庄

航行大约一百公里
终于抵达皮克顿码头
蓦然回首
我已穿越万水千山

（稿于 2022 年 11 月）

附中、英文对照：
怀 凯 蒂 山 谷 温 泉

（Waikite Valley Thermal
Pools)；罗 多 鲁 瓦（Ro-
torua）；胡 卡 瀑 布 （Huka
Falls) ； 陶 波 湖 （Lake
Taupo)；威 灵 顿（Welling-
ton)；皮 克 顿 （Picton)；库
克海峡（Cook Strait) 。

（外二首）

长子三四岁的时候，
为娘的常常满怀热望，一而
再再而三地问他最爱的人
到底是谁。

“我自己。”他漫不经
心但又一本正经。“怎么可
能最爱自己呢？你再好好
想想。”为娘那颗脆弱的心
提在半空中，微微颤栗着。

“那你不爱妈妈吗？”沉
默半晌之后，为娘的心有不
甘，追问了这么一句。“爱
啊，但我最爱的是我自己。”
他似笑非笑，摇头晃脑。

这孩子到底是在耍幽
默还是在跟老妈斗心眼，为
娘的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但她的心早已跟那天上的
云朵般，悠闲而自在。因为
这孩子从小到大凡事自己
搞定，为娘的遇事还须找他

讨主意，况且他三番几次强
调“养儿防老”，意思是他将
来会为父母养老。为娘的
终于明白，孩儿所谓的爱自
己即自爱自重外加自强自
立，跟自私自利完全没有任
何关系。

十多年之后，面对三四
岁的幼子，为娘的一忍再
忍，但最后还是对他发起了
最爱是谁的“拷问”。

“我自己。”他作答之时
跟哥哥当年的神情如出一
辙。

“那就好好爱自己吧。”

为娘的轻叹一声，嘴角向上
扬了扬。

“最爱自己”的幼子跟
哥哥一样凡事不必父母操
心，且出门在外时刻惦记着
家里，宅家之际则不时念着
外出的双亲。年岁渐长之
后的他还常常包揽买菜、洗
衣、洗地等诸多家务事，十
足一个小暖男。

“最爱自己”的兄弟俩
视同学如手足，敬老师若父
母，时时克己自律，处处替
他人着想……似星星，更像
月亮，为娘的眼里闪烁着泪

光。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

都不爱，怎么可能爱他人？
怎么可能爱这个世界？”长
子成人之后的说词发自肺
腑，至情至理。

“妈妈你一定要照顾
好自己。”现如今，打拼海外
职场的他每当挥手告别之
际，都会附在为娘的耳边念
叨这么一句。

“放心吧，妈妈一定会
好好照顾自己的。”为娘的
努力克制着内心的不舍，含
笑带泪，信誓旦旦。

“爱自己就是对儿女最
大的爱，就是对这个世界最
大的爱。”为娘的深信不疑
并广为传播。

（2021年 12月 20日
于狮城）

齐亚蓉爱自己

短短的三年疫情，梦里
却无数次穿越了集美的那座
大桥。念念不忘的，是海上
那闪烁不停的灯塔，数着三
二一，告诉你，我一直在等
你，等你回来。

父亲就读于集美中学。
小时候，每一年的新春团拜，
或者校庆都在校园课室举
行。我都会很开心地跟随父
亲去参加聚会，到处一片欢
声笑语，庆新春的喜悦加上
相见欢谈不完的话题。大人
那是重温求学时光的欢愉，
小孩是因为可以遇到同龄玩
伴的欣喜；大人楼上开会，我
们一群孩子就在楼下踢毽
子，丢沙包玩捉迷藏等；楼上
热火朝天，楼下也火成一团；
楼上握手开心拥抱温馨不
断，楼下你拥我抱拜把子的
交情。我们其实是带任务
的，小小红领巾是帮忙倒水
端茶带位的小小志愿者。到
现在，叔叔阿姨们都还记得
那时我们做小帮手的样子。
那脸上红彤彤欢喜雀跃的，
是集美校园的红砖映红了我
们。每每联系，言语间自然

流露“战友”般情谊，也许有
训于父辈那断不了的传承，
也许我们已受陈嘉庚先生诚
毅精神指引，且，习于日常。

集美学村被冠予中国最
美学村称号。中国建筑美和
南洋审美和谐共生，到处蔓
延着满满的书香气。

推开窗外只见龙舟池上
微微荡漾的湖光宁静安详，
不显山不露水却富蕴包容和
谐美，醉了朝霞，携我夕照。
最喜欢登上湖亭，收尽一眼
繁华，归来万山缥缈。

小时候的春游，到过鳌
园多次。鳌园分为门廊、集
美解放纪念碑和陈嘉庚先生
墓地三部分。五十米的门
廊，呈现的连环组雕汇集了
闽南石刻精华。纪念碑正面
是毛泽东主席的题词，背面
是陈嘉庚先生亲自撰写的碑
文。集美解放纪念碑南侧是
陈嘉庚先生的归宿之地，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

碑正立面及两侧嵌有青石浮
雕，讲述了他一生的经历。
它面向大海，视野广阔，就像
陈嘉庚先生的爱国情怀，守
护着一代又一代人。

叔叔家盛开的三角梅铺
满窗户阳台，三楼天台一路
排开的榕树、仙人掌等盆栽
和对面的红瓦屋顶相映成
画。懒猫慢悠悠地闲逛，时
而滚地玩耍，时而跳上石护
栏踱步，似在听我
们话家常，眼神却
锁 定 对 面 屋 顶 。
冬日暖阳，阳光正
好。

厦 门 大 桥 是
连接集美半岛和
厦 门 岛 的 桥 梁 。
几次坐在父亲 28
寸的凤凰单车后
面，从桥的一头到
另一头。父亲雄
伟的背影，给我可
靠的安全感，让我

只管赏一路美景，任思绪随
海风飘扬到远方。海风像母
亲慈爱的手在轻抚我的脸，
温柔敦厚携我前行。退潮后
浅滩上海蛎排清晰可见，想
像就着海水的咸，成就一道
无需雕琢却新鲜无比的家常
菜，那梦里都能闻到的香。

远处又传来老师召集上
车的声音，忽远忽近。耳边
传来泉水叮咚响的音乐，唤
醒的闹钟总是能把人带回现
实世界，原来，我又一次梦
里神游故里，魂牵梦绕的是
那解不开的乡愁。

我魂牵梦绕的集美
郑晓虹

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年
代，物资匮乏，生活艰辛 ，
尤其生活在乡村的朴实人
家，孩子们一大群，在经济
拮据条件下，村妇们都节俭
过日，家里的用品，尤其炊
具 ，不 轻 易 丢 弃 ，一 旦 破
损，可补则补，补锅补镬是
日常的必须。

从小在杨厝港偏僻乡
村成长，自懂事以来就看到
乡村里时不时有些独特的
老行当匠夫在村子里走动，
他们为村居带来许多生活

上的方便; 有理发匠、掘井
匠、阉猪匠、砍树匠和补锅
匠等等。小小年纪的我对
补锅匠的印象尤其深刻。

厨房灶头上经年累月
烧煮的锅炉，主要是生铁及
铝质制造的，哪怕再坚韧，
经木柴煎炊烧煮也有破损
裂痕时候。母亲大人总会

挑出这些有缺陷
的锅具，等待那
串即熟悉又期盼
的 叫 声 " 补 锅
哟！补锅哟!"响
起。

补锅匠推着
装了不少修补工
具的长形小四轮
车，摇摇晃晃地
来了！匠夫把工
具慢慢地搬出，
一一搁在地上，

开始步骤修补工作。
母亲把几个早已刮除

焦垢，清洗干净的损锅漏炉
拿到补锅匠前，老匠夫一个
个抬起，对着阳光仔细寻找
破洞，然后作了标记。

老匠夫坐在自制的小
木凳，用焦煤点燃起风箱，
然后搁上一块铁板，在炽热
的铁板上放了几片生铁碎
片，强烈火焰升起，在高温
下碎铁片开始熔化成液，匠
夫执起一根尖端有个小铁
嘴的铁条，沾起铁水顺着已
标记的漏洞缝隙仔细炼补，
另一侧则以厚布顶住，以防
铁水外溢。冷却后再用粗
砂纸磨平粗糙不平表面，稍
微用工具细敲，最后换细砂
纸作再磨平的工作，倒入清
水，确保没有"漏水"，方才
大功告成，可以交货了。

铁锅及铝锅因质地的
软硬不同，修补的难度不
一，收费当然各异，铁质比
较坚硬，工程耗时，所以收
费较高。但是修补锅具无
论如何都比添购一个新颖
的还更加省钱化算，厨具能
补则补，能用则用，这就是
当年乡民简约朴实的省钱
之道！

随着时代步伐前进及经
济迅速发展，乡村生活形态
向城市转移，人们生活进一
步得到改善，如今的厨具再
也不需要修补，而且用了不
爽再买，品牌之多令人眼花
缭乱。不少年轻夫妇拥有的
干净厨房甚至沦为只是装
饰，三餐外食，少有烹煮。

补锅匠这个老行当随
着时代的变迁早已消失在
街头巷尾，消失在人们的记
忆里。偶尔在我尘封的脑
海里浮现，熟悉的画面，老
匠人的独特手艺及那亲切
的笑笑，都令我怀念遐想，
特别感恩！

消失的老行当: 补锅匠
吴美兰

两三年前退休，轻飘飘
地当闲云野鹤，重拾秃笔，开
始在脸书断断续续抒写回忆
录。其中一篇《忆难忘》@南
大摄影学会，“发布”了我50
年前充当临时摄影模特的金
像奖作品，还真没想到作者
眼尖的朋友竟然看见，告诉
在千里之外的他：有人在脸
书发布你学生时代拍的得奖
作品。结果在茫茫人海中，
一万八千多个日子过后，我
们“重相逢”。

“曾渊沧”这个名字，在
华人世界，真的是个很“熟
悉”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
人不晓。他是香港著名城市
大学的退休教授；他是香港
的“巴菲特股神”；他的财经
演讲与论坛是铺天盖地，单
看谷歌与“油管”，你就不胜
负荷！他几乎什么都能讲，
有过目不忘的能力，既能大
量的阅读又具备精确的分析
能力，这般才学，造就了他在
财经领域的高度。

曾博士穷哈哈的日子
从祖父一百多年前“过番”

南来开始，辗转到石叻坡北
京街，在一间破陋的店屋楼
上，大约一千多方呎的二
楼，在二战前签下的租约，
很清楚写明以$26 元坡币租
下，租期是一百年。这是祖
父 留 给 曾 家 最 大 的“ 财
富”，或称“遗产”。因为后
来，当中医的曾父英年早
逝，生活立马成为天大的问
题。曾妈思前想后就义不
容辞地当起二房东来，把屋
子隔成几个单间分租出去，
每个月收入$400 多，养大八
个孩子，曾母手头不算“阔
绰”，日子将就凑合而过。
清寒的家境，塑造了小小脑
袋瓜的数学与经济学思维。

住在店屋楼上，曾渊
沧小学的日子是不准下楼
去玩的。除了上学放学时
得经过楼下，其余的时间全
是“ 禁 锢 ”在 家 里 。 为 什
么？大白天，楼下是咖啡
店，三教九流、龙蛇混杂，

什么人都有，所以曾妈不准
孩子下楼去玩。傍晚时分，
华灯初上更不安全。不懂
什么派的三六九还是二四
八私会党出没，阿飞流氓三
五成群，不只是污言秽语，
动辄拳脚相向，火拼结果，
血迹斑斑是家常，有时还闹
出关天人命。

也许从小就尝到生活
中的酸甜苦辣，看尽世间百
态 ，曾 渊 沧 特 别
勤奋好学。他是
个怪胎，美术、摄
影、数学、科学、
经 济 、历 史 、哲
学 、写 作 等 几 乎
样样都能。他说
这 是 个 大 优 点 ，
也 是 个 大 缺 点 ，
太多太杂的东西
在 脑 海 里 ，感 觉
不能“精通”，所
以 博 士 之 后 ，他
把最爱的数学用

在经济理论上，发明了“曾
氏通道”，造就了香港股市
与金融的冠盖满京华，一时
成为佳话。

聆听他的分享，细读他
的投资理论，感觉他的思维
极像犹太人。一个白手起
家，一个懂得创造财富的学
者，一个新加坡香港版的

“犹太人”经济教育家，他
对社会创造财富无以伦比
的影响力，现在回想起来，
是否应该给他获颁个什么
经济学奖的？

重相逢, 话古早

前 天 看 到《 联 合 早
报》报 导 ，对 徐 宝 祥 之 无
条件借钱(甚至可说赞助)
给郑媛蔚完成大学学业，
很 是 感 动 。 两 人 认 识 不
久，徐宝祥敢于拿钱出来
帮助，而郑媛蔚完成学业
后，不忘借钱一事。两人
真 诚 以 待 ，好 人 好 事 ，应
该一赞。

这 让 我 回 忆 起 12 年
前的事。那年 12 月 8 日，
正 是 我 参 与 的 浯 江 公 会
60 周 年 晚 宴 。 赴 宴 会 之
前，因献捐公会会庆新币
一 千 元 ，得 多 两 个 席 位 ，
乃 邀 请 时 来 星 洲 作 客 的
黄山市志远宗亲，约傍晚
在 武 吉 士 地 铁 站 与 他 夫
妇碰面，然后载往会馆。

话说回来，当天某宗
亲来电相求，谓女儿赴澳
洲 升 学 ，他 手 头 紧 ，望 能
借 他 新 币 一 千 元 。 我 虽
然 坦 诚 和 他 说 我 早 已 离
职 ，赋 闲 在 家 ，但 他 仍 希
望 能 帮 他 燃 眉 之 急 。 我
因 多 次 被 人 以 种 种 理 由
借 钱 ，少 至 三 五 百 ，多 则
二、三千，大多有去无回，
朋友也失踪了。所以，这
位宗亲开口，让我左右为
难 ；经 验 告 诉 我 ，这 笔 钱
应该也是一去不回。

但 我 还 是“ 借 ”给 了
他，只因为他说是女儿教
育费。他先是要求转账，
其 后 要 现 金 。 我 只 好 约
在武吉士地铁站见面，那

儿有 ATM。他来遲，借钱
一 事 当 然 也 被 志 远 宗 亲
看 到 了 。 两 人 之 前 也 都
认识！

一个月、二个月......一
年、三年、六年、十年....

我 不 曾 打 电 话 找 他
要。因为我知道，他若想
还我钱，是很容易找到我
的！

他没有找我。
2013 年 的 12 月 8 日 ，

是 他 借 钱 三 年 的 日 子 。
我 想 ，他 女 儿 也 该 毕 业
了 ！ 如 果 当 年 那 一 千 元
对她有所帮助的话，那当
着我帮她的助学金，也许
更恰当些。

写到这儿，我忽然想
起八、九年前有人通过吾
友李君，希望我能借她 30
万。不是 30 万印尼盾，而
是 30 万 新 币 。 她 也 太 高
估我了。当然，会有富佬
不 在 乎 这 数 目 ；而 我 不
是！

借出一千新元拿不回
还 算 是 小 事 。 如 果 是 我
向 富 豪 朋 友 借 30 万 新 元
(假设也有如此好友)转借
给 她 ，之 后 她 不 还 钱 ，那
我可要买屋子了！

还好！这回我没那么
动 情 ！ 因 为 我 自 己 拿 不
出 ，也 不 可 能 向 朋 友 借 。
我 开 不 了 口 ，毕 竟 ，我 不
曾有过借钱的经验，在我
肯 定 是 很 难 启 齿 的 一 件
事！

沙嘉

生活杂感
借钱

父亲就读于集美中学, 小时候，
我会很开心地跟随父亲去参加在校
园里举行的新春团拜，或者校庆

补锅匠这个老行当随着时代的变
迁早已消失在街头巷尾，消失在人们
的记忆里

吴莲珠

半个世纪后，本文作者(右一)与
南大校友曾渊沧博士重相逢

吴亮


